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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观察

“幸福就是猫吃鱼，人吃
肉，奥特曼打小怪兽。”这是网
络流行语中网友对于幸福的诙
谐定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
观。当经济学家无法解释经济
发展给人带来的心理问题时，
心理学研究重新登上历史舞
台。

清华大学早在1926年设立
心理系，上世纪 50 年代停办，
2008 年重新设立心理学系，将
国际上普遍研究的“幸福”作为
一门科学进行研究。

该系系主任彭凯平对幸福
的定义是：在理性判断的基础
上，经过充分思考、努力之后所
得到的一种快乐和满足，除此之
外的都不算幸福，而只是满足。

他的幸福观，与哈佛大学
幸福课的年轻讲师本·沙哈尔
非常接近：幸福，应该是快乐与
意义的结合。

“中国人需要培养一种具
有理性思维的、努力进取的、包
容善良的幸福观，这才是中国
人争取幸福的正道。”彭凯平
说。

苏格拉底肯定
比猪幸福

从大脑的形成商数看，人
是最智慧的，为7 . 4，而猪是
0 . 27。按照猪脑的形成商数，它
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幸福

在周边房价高达4万元一
平方米的清华大学里，几乎每
一个学生都知道上文网友对幸
福的定义，并对挨打的小怪兽
充满了怜悯。每每想到未来连
一个房奴的资格都得不到，他
们实在不知道幸福是什么。

有个网友向清华大学心理
学系系主任彭凯平提过一个问
题：相比于古希腊思想家苏格
拉底的痛苦，做一头猪是不是
更幸福一些？“如果抛开了最后
的悲惨结局，这种吃了睡，睡了
吃，没事可以晒太阳的日子，着
实让人羡慕。”

彭凯平认为这正是研究幸
福学的一个理由：目前中国社
会对幸福的认识有误区，绝大
多数人不清楚幸福到底是什
么。

“选择做猪，生活幸福、安
逸、满足，而人还要奋斗。苏格
拉底 2000 年前就说了，不能做
猪，要做思想家。”彭凯平说。

只从意识层面判断苏格拉
底和猪到底谁幸福，答案众说
纷纭。但在科学的研究之下，一
切都有了依据。

“从大脑的形成商数看，人
是最智慧的，为7 . 4 ，而猪是
0 . 27。”彭凯平摆出科学数据来
证实，“人虽然有思想很痛苦，
但思想也很快乐。你可以理解
猪的生活很幸福，但这是人类
强加给猪的，因为按照猪脑的
形成商数，它甚至不知道什么
是幸福。”

跟一个不知道什么是幸福
的猪谈论幸福，显然是苏格拉
底不愿意的。

“关于这个问题，古人已经
讨论过，我觉得现代人还没有
逃出这个话题，有些滑稽。这也
说明我们对幸福的认识有误区
和不足。”

彭凯平说，科学证明，猪能
想到的社会关系不超过1个，而
人平均能够维持150个社会关
系，“人不能像猪一样生活，猪
也不能像人一样幸福。”在这一
点上它还不如兔子、马、大象

等，这些动物比猪聪明，可能比
猪更能体会到幸福。

富二代
并不一定幸福
“富不过三代”就隐含着财

富带来的幸福和人生满足过不
了三代，缺少了奋斗心，没有追
求，就会感到痛苦

尽管猪没有灵性，但如果
从猪的角度来考虑，它是不是
有有限度的幸福呢？彭凯平对
此否认，他认为幸福的来源为
自由意志，这并非自由主义，强
加给猪幸福的概念，可能是徒
劳的。

“自由意志和自由主义的
意思相反。自由意志说的是人
做决定不受生理、欲望的冲动
影响，作出的是理性的决定，它
是有选择的，而不是别人给
的。”彭凯平称。

“从这个角度来说，富二代
的满足感多数来自父母，自己没
有奋斗过，因此他们并非完全的
幸福。”相关的研究报告也证实，
富二代里不幸福的人比例很高，
而这和心态有很大关系。

彭凯平提到古语“富不过
三代”，其中就隐含着财富带来
的幸福和人生满足过不了三
代，“那肯定是第二、三代缺少
了奋斗心，没有追求，就会感到
痛苦。”

不过富二代和工薪阶层相
比，是否富二代更不幸福的问
题，在美国就没有差异。彭主任
分析这可能和美国的社会环境

有关系。
当然，关于富二代是否幸

福的研究难度也很大，“谁来给
富二代下定义？用财富来代表
富二代也有失偏颇，因为官二
代可能享受的各种便利、优待
更多一些。况且，没有人愿意承
认自己是富二代。”

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在大
城市里有买房子的梦想，当他
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时，他是幸福的。但相比于富二
代、官二代等拥有多套房子的
人来说，再有一套房子他未必
会感觉到幸福，因为他有自己
另外追求的东西。

“这都取决于自由意志，也
就是智慧和思想的重要性。幸
福严格来说是有选择、自主决
定的，而不是别人给我的。”彭
凯平给幸福下了这样的定义：
在理性判断的基础上，经过充
分思考、努力之后所得到的一
种快乐和满足，除此之外的都
不算幸福，而只是满足。

“我吃肉你喝汤，我特高
兴；我满足，你不满足，我特高
兴。很多人将幸福观定义在我
比别人活得好一点。”但在彭凯
平看来这其实不是幸福的源
泉，相反是不幸福的源泉。

“人类进化的结果显示，人
是有爱心、有责任心的。”因此，
承认爱、积极是人的天性的话，
爱别人就能够给自己带来幸
福、为别人服务、帮别人做事同
样能带来幸福。

但彭凯平也主张，这种幸
福并不是盲目的付出和牺牲。

“之前的幸福观定义得太偏窄、

认为苦难、牺牲自己才能幸福，
这是不对的。”

收入高不代表
幸福感也高
幸福科学研究中对金钱带

来幸福的判断有一个临界点：
人均GDP3000美元。对低于此
标准的人来说，收入每增加一
分钱，幸福感就增加一分

江阴长江村在去年11月30
日，给每户发了100 克黄金和
100克白银。新闻传到网上后，网
友们对长江村村民羡慕不已。

但这种金钱决定幸福的观
点，并不为所有专家认同。

在彭凯平的相关研究以及
国外一些幸福学专家的研究中
发现，一个人是否幸福，很大一
部分取决于基因。美国实验心
理学家索尼娅·柳博米尔斯基
用数据表示：幸福的50% 是基
因决定，10%受环境制约，40%
由自己管理。

彭凯平解释，基因指的是
遗传的特性，包括一个人特定
的心理、生理、情绪和行为状
态。其中快乐的性格遗传比例
很大，除此之外，社会环境也是
固定的，一个人能否控制自己
的幸福感，只有40%的余地。

“理论上来说，长相好、聪
明的人幸福比例要高一些。”当
然，彭凯平也认为这并非完全
肯定的说法，比如相貌好并不
一定就幸福，企业里的很多女
孩子，漂亮了升职反而有可能
慢。

在另外40%的不稳定因素
中，很多研究者认为，社会普遍
将金钱看做评价一个人是否幸
福的标准，但幸福科学研究中
对金钱带来幸福的判断也有一
个临界点：人均 GDP3000 美
元。

“金钱带来的幸福感不强
烈。任何社会到了一个限度后，
幸福的增长和 GDP 的增长没
有相关性，这个临界点是 3000
美元。”彭凯平举例说，比如一
个人看到一个很亮的灯，亮度
再增加带给他的光明意义并不
大；再比如一个人吃一个苹果
很幸福，一下子吃很多苹果则
会让人崩溃。

我国在2008年人均GDP
才突破3000美元，实际上3000
美元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来说，
不算一个很高的数据，但在一
些落后的地方，是很重要的指
标。

彭凯平说，对低于此标准
的人来说，收入每增加一分钱，
幸福感就增加一分，“贫贱夫妻
百事哀，没有钱肯定不幸福。”

而在这条收入线以上，具
体到目前中国的人群上，与国
外正好相反的是：30岁以下的
男人幸福感不如女性；而40岁
以上的中年男人幸福感比女性
强。无论男女，中国的老年群体
幸福感比绝大多数国外同类人
群要强。

复旦大学陆铭教授的研究
在这一点上略有不同。陆铭教
授的数据报告中显示，中国男
人平均幸福指数要比女性低，
男性压力比较大。

彭凯平将这一差异归结于
双方研究方向和样本的略有不
同。在彭凯平的观点中，中国竞
争的战场在30岁，而美国在四
五十岁。但对五六十岁的人而
言，中国传统的养老观念让多
数老人老有所依，幸福感最强
烈。

苏格拉底和猪
谁更幸福
本报记者 张子森

目前的幸福观
是混乱的
——— 对话清华大学心理学系

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终身教授彭凯平
本报记者 张子森

齐鲁晚报：幸福感归属于心理
学，属于精神层面，目前国内外普遍
都在开展对幸福指数的研究和调
查，有其社会根源吗？
彭凯平：社会科学的发展研究实

际上和社会历史发展关系密切。2008
年，清华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进行战略合作复建心理系，就源
于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的很多问题，
已经不能用单纯的经济眼光来判断，
这就需要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解读。

齐鲁晚报：中国人现在的幸福
观是什么样的？

彭凯平：我们目前的幸福观是
一种混乱的幸福观。科学要辨真伪，
大家幸福观都不一样，谁来判断呢？
科学。

齐鲁晚报：不同国家或地区的
幸福观有共性吗？

彭凯平：幸福科学研究要针对
不同群体做不同研究。对没有房子
的人来说，有房子是幸福；对家里有
很多房子的人来说，房子可能不是
幸福的重要来源，要根据每个人的
需求、情况作具体分析。

齐鲁晚报：幸福科学研究的目
标是什么？

彭凯平：有三个目标，一个是满
足个人兴趣需求，研究者自己也感
到幸福；二是满足学术兴趣，对这个
领域还没人探索的问题进行研究；
第三个就是社会意义，学者毕竟是
社会的人，有社会责任。
齐鲁晚报：不幸福有什么危害？
彭凯平：不幸福的危害比抽烟

还要大。美国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吸
烟能让人减寿2-3年，但不快乐却会
让人减寿7年多。不吸烟不如快乐带
来的收益更大。如果一个人是快乐、
乐观的，在实现自己目标的时候幸
福感很强烈，那他会延年益寿的。

齐鲁晚报：现在国内外有很多
幸福指数排名，您怎么看？
彭凯平：意思不大，不真实，太多

而且太乱。我个人反对各个国家之间
的比较，因为没法比。很多国家面积
大小、人口、发展阶段都不一样。此
外，一些幸福指数排名所采取的样本
和客体不同，比如掺杂了意识形态、
个人偏好等。像波多黎各和不丹的排
名很高，因为他们的自然景色排名奇
高，拉动了总排名，这明显不公平。

齐鲁晚报：那我们应该和谁来
比较幸福感？

彭凯平：和自己的未来比。1997
年，我在美国心理学杂志《心理学方
法》上发表文章，谈为什么价值观的
全球比较不可靠？因为排名比较是一
个相对的状态判断，而不是真实的幸
福测量。比如你和别人比可能不幸
福，但和不幸福的人比，你又是幸福
的。每个人的参考标准不一，得到的
只是相对的结果。将相对的结果作为
绝对的数据来比较，这是不科学的。

齐鲁晚报：如果一定要和国外
比，我们要学习什么？

彭凯平：我们可以学习排在前
面的国家的经验，来提高幸福感和
进行幸福建设。对这些排名没必要
太在意。很多不快乐就来自比较，幸
福科学研究最不喜欢做比较，比如
很多人移民北欧，北欧的确有很多
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如高福利、环
境等，但北欧自杀率很高，叫季节性
情绪抑郁，因为这里的冬天漫长，他
们可能觉得中国的海南岛是人间天
堂，但我们却忽视了。

齐鲁晚报：幸福有终点吗？对普
通人来说，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幸
福观？

彭凯平：幸福是一个永远创造
的过程，没有终极目标。幸福追求是
会不断变化的，永远存在，是一个永
远的奋斗目标。眼下中国要培养建
立在理性思维基础上的、努力进取、
包容善良的幸福观，这才是中国人
争取幸福的正道。

■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已经不能

用单纯的经济眼光来判断，这就需要心理学和

社会学的解读。

■幸福是在理性判断的基础上，经过充分思

考、努力之后所得到的一种快乐和满足，除此

之外的都不算幸福，而只是满足。

■中国人需要培养一种具有理性思维的、努力

进取的、包容善良的幸福观，这才是中国人争

取幸福的正道。

——— 彭凯平

彭凯平：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导；美国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社会及人格心理学专业前主
任、文化与认知实验室主任、终身教授、博导。


